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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ZHOU DAILY

姚静懒洋洋地甩掉鞋，窝进沙

发，一边脱下外套一边抱怨，“还不是

小沈，非让我陪他买衣服！累死我

了，逛了一上午，实在走不动了，离你

们家不远，就上来歇会儿……”突然

姚静不说话了，夸张地凑到李春天跟

前，盯着她眼角的创可贴问道：“脸怎

么了？怎么弄的？”

“哦，没事，”李春天将她推开，

若无其事地说，“昨天打扫房间，一个

玻璃渣迸到脸上，疼得我昨天一宿都

没睡好……”李春天佯装揉了揉，转

头看，小沈正把手里的袋子放到鞋柜

边上，不慌不忙地换了拖鞋。

“我说呢，眼睛也肿了，”姚静松

了口气继续揉她的腿，“真把我累死

了，腿都走断了。”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才逛了

仨小时就累成那样，你们女的不是都

特爱逛街吗。”

“只逛不买你试试！”姚静非常

之不服。

李春天又倒了一杯果汁回来，

递给他们俩。

“ 那 件 大 衣 不

是挺好的嘛，你自己

不买，赖谁？”

“ 哼 ，是 好 ，两

千多呢，花那么多钱

买件破大衣，我有病

啊！”

“ 我 不 是 说 送

你了嘛……”

“ 得了吧，我无

功 不 受 禄，再 说 了，

您挣得跟我一般多，

因 为 给 我 买 件 大 衣

回 头 再 连 请 女 朋 友

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你说我这心里多过意不去！”

“什么？我交女朋友还得请她

们吃饭？你去打听打听，哪个女的跟

我一块吃饭不是抢着买单！”

“得了 ，得 了 吧 ，咱 俩 可 是 同

一 年 分 到 副 刊 的 ，三 年 多 了 吧 ，整
天 的 抬 头 不 见 低 头 见 ，您 说 您 那
点 私 生 活 瞒 得 过 谁 ？ 还 女 的 跟 你
一 块 吃 饭 抢 着 买 单 。”姚 静 白 了 小
沈 一 眼 ，接 过 李 春 天 递 给 她 的 橘
子 ，又 说 ：“ 还 别 说 ，我 印 象 里 真 有
这 么 一 回 有 个 女 的 找 他 吃 饭 ，就
是 前 年 娱 乐 部 新 来 的 那 个 实 习 记
者 ，也 不 知 怎 么 就 那 么 有 眼 光 刚
到 咱 们 那 就 看 上 小 沈 了 ，找 小 沈
吃 饭 ，小 沈 不 去 ，那 姑 娘 一 着 急 扛
起 小 沈 就 出 了 门 …… 当 时 我 都 看
傻 了 ……”

小沈已经微微红了脸，但还是

故做轻松地说：“嘁，这你们就不懂了

吧，这说明什么？说明我沈光明具有

独特的气质，连那么不像女人的女人

都能让我激发出母性的温柔，你们俩

天天跟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干活，真是

便宜死你们了！”

“ 呸，你 还 真 拿 自 己 当 香 饽 饽

了，明天我就问问，谁爱要你谁拎走，

省得天天给我和李春天添堵。”

小沈嘿嘿笑着：“李春天，看见

没有，姚静这叫什么知道吗？这就叫

欲擒故纵！你可得学着点儿。”

李春天最怕这样的时刻，男女

当着她的面调情也就算了，还不忘拿

她打镲，这个时候她总是不知道自己

该说些什么。她不是在意拿自己打

镲，她只是怕说错了话破坏这有些微

妙的气氛。于是，李春天站起来说：

“懒得理你们，我去给你们煮面。”

三个人吃面的时候李春天不停

地看看姚静又看看小沈，她怎么看怎

么都觉着两个人特别合适，她想找个

机会劝姚静认真考虑一下。

三个人边看电视边吃，吃到一

半，敲门声又响起来。李春天自言自

语说道：“今儿怎么了？平常也没人

来找我。”说着丢下碗筷跑去开门。

梁冰站在门外。李春天打开门

看见他，立刻又关上，被梁冰挡住了。

“ 李 春 天 ——”

梁冰说。

李 春 天 使 劲 挡

着门不让他进来。

“ 李 春 天 ，把 门

打开。”梁冰又说。

李 春 天 更 加 用

力 地 关 门，还 是 关 不

上。她扭头看看身后

的 姚 静 和 小 沈，两 人

都 已 经 放 下 了 筷 子，

诧异地看着门口。

门被梁冰推开，

李春天在反作用力之

下 向 后 退 了 几 步，险

些 摔 倒 。 小 沈 见 状，

连忙起身将李春天扶住。

梁冰完全没有想到李春天家里

有客人，因此他有些尴尬。

三个人都看着李春天，等着她

开口。

梁冰先说话了，“对不起，”他对

李春天说，“我不知道你家里有客人，

我晚点儿再来找你。”

电视机里正在播放《蜡笔小新》

的动画片，发出不合时宜的“哈哈哈”

的笑声。梁冰循声看去，看到了电视

机屏幕上醒目的裂纹。

梁冰走过去，伸手在裂纹处擦

了擦 ，转 身 看 看 李 春 天 ，李 春 天 黑

着 脸 不 做 声。

梁 冰 又 去 看 电 视 机 旁 边 的 书

架 ，尽 管 已 经 被 李 春 天 整 理 过 ，仍

旧 显 得 有 点 儿 凌 乱。

梁 冰 看 了 看 李 春 天 ，又 看 看

姚 静 和 小 沈 ，对 着 他 们 点 点 头 ，挤

出 一 丝 抱 歉 的 笑 ，“ 那 …… 你 们 聊

吧 ，我 先 走 了 。”说 罢 朝

门 口 走 去。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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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县长很干脆，提笔就批了字，

说的是同意规划成墓地，希望城建部

门实地勘察，尽快拿出意见，速办。

杨书 记 拿 着 报 告 ，去 到 城 建

局 。 局 长 端 详 了 半 天 ，说 ，这 地 方

规 划 成 墓 地 显 然 有 困 难 。 革 命 烈

士 已 在 铁 佛 寺 傍 皮 山 做 了 规 划 。

对 于 县 城 一 般 人 去 世 之 后 怎 么 安

葬 ，这 多 年 一 直 延 续 自 找 墓 地 的

办 法 。 一 宗 墓 地 也 就 是 三 五 千

元 ，安 葬 好 一 人 也 就 是 五 六 千

元 。 这 个 想 法 很 好 ，四 方 洼 那 地

方 本 来 就 是 坟 地 ，原 来 是 义 地 ，没

墓 地 之 人 死 后 安 葬 于 此 。 这 人 是

老 板 ，听 说 在 杭 州 混 了 不 少 钱 ，也

是 打 工 者 的 成 功 人 士 呀 。 他 为 何

不 搞 点 有 意 义 的 事，搞 这 事 干 吗？

杨 主 席 说 ，也 劝 了 ，他 不 听 ，

县 长 一 签 ，觉 着 县 长 说 得 也 很 有

道 理。

局 长 说 ，县 长 签 了，我就安排

人去落实。于是自己亲自带着规划

所的几名同志，到了四方洼。

正在规划，县委吴书记从市开

会回来，要通了城建局长的电话，询

问他在哪里。

局长说，在四方

洼规划土地。

吴书记说，规划

让他们做，你来一下。

局 长 到 了 书 记

办公室里。吴书记正

看 一 份 报 告，放 下 报

告 说，市 里 最 近 召 开

县 域 经 济 会 议，特 别

是 引 进 资 金 这 一 块，

市 李 书 记 要 亲 自 看，

你说咋办？

局 长 问 什 么 时

间来看？

吴书记说，半个月以后。

局长 说 ，今 天 规 划 四 方 洼 ，有

个 老 板 叫 黄 安 ，很 有 经 济 财 力 。

听 说 为 他 家 乡 修 路 投 资 不 少 ，有

回 报 家 乡 的 愿 望 ，又 写 了 份 报 告 ，

王 县 长 已 批 示 ，让 规 划 一 下 。 本

想 先 向 你 汇 报 后 再 规 划 的 ，看 他

这 个 项 目 有 点 怪 怪 的 ，怕 你 生 气 ，

也 就 没 先 报 告 ，想 自 己 先 到 实 地

看 看 ，想 办 法 给 否 决 了 ，叫 王 县 长

也 同 意 为 好 。 你 这 一 说 ，要 引 资

开 发 ，我 不 得 不 跟 你 汇 报 了 。 我

觉 着 这 事 大 ，处 理 好 ，引 进 个 几 百

万 元 没 问 题 。 更 重 要 的 是 ，能 起

到 抛 砖 引 玉 的 作 用。

吴 书 记 说，真 的 ？ 说 说 看，他

这 个 项 目 怎 么 个 怪 法？

局长说，他想在四方洼购买一

百五拾亩作为墓地。

吴书记也一惊，“哦”地一声，说

一个老板投资，不做房产，不建学校，

居然购买这么多土地做没有效益的

生意，为啥？

投资环境
局长说，也搞不清，但王县长好

像有倾向，意思说，县城肯定要死人

的，得安葬，说得也是实际问题，只是

这地方靠近县城，有碍县城扩大规

划。

吴书记思考了一会儿，对局长

说，这人叫什么名字？

局长说，是赵书记那乡人，原来

杨主席领导，叫黄安，跟杨主席关系

很好。

吴书记说，这样，你们该规划则

规划，让杨主席代我设宴招待他。老

杨这人人缘好，让他把这黄总邀来，

见次面再说。

局长说，要不要跟王县长说一

声。

吴书记说，王县长走了，到汤泉

池接待客人去了。

局长说，那就不向王县长汇报

了？

说过之后，吴书记又说，你就不

要再跟杨主席汇报了，我直接让他安

排，你参加。

杨 主 席 要 通 了

黄安的电话，说，吴书

记在百忙之中抽出时

间，设宴招待你，在商

城 宾 馆 1 号 大 厅 ，你

赶快来吧？

吃饭，吴书记亲

自 作 陪，跟 黄 安 端 了

一杯酒，说，黄总，你

是数十万打工仔的榜

样呀。听说黄总要回

家 乡 投 资，有 什 么 打

算，有 需 要 我 支 持 的

地方吗？

黄 安 说 ，没 办

成，不好意思说。

吴书记叹了口气，说，如果我们

的干部都有黄总这种精神，何愁办不

成大事呢？我们的干部，屁都没放，

就先吹牛了，牛皮一吹炸，人也就走

了，不干实事，尽玩虚的，真是成事不

足，败事有余呀。要都跟黄总这样脚

踏实地的干，不就发展更快了吗？

杨主席说，黄安想征一块地，在

四方洼建墓地，作为首期回乡开发之

功。

黄安说，这事呢，我有私心。商

城原为黄国地，是黄氏的发源地，商

王又葬在四方洼，我想买后建成祭祀

之地。城关去世的人也好安葬，方便

群众。上次回来，有位文化局退休干

部跟我说，这地方预示着商城的腾

飞 ，虽 说 是 一 句 迷 信 话 ，我 觉 得 很

好。同时，我还想在此建一博物馆，

专门陈列商城名人名作、历

史文物，为宣传商城做点贡

献。

改变零分的勇气
宋小昆

周末，儿子休假，陪我们逛协和
广场。协和广场位于巴黎市中心、
塞纳河北岸，是法国最著名、最美丽
的广场之一。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尊
23 米高、有 3400 多年历史的埃及方
尖碑，非常雄伟壮观，据说这是路
易·菲利普从埃及卢克索移来的著
名文物。我们在方尖碑下的喷泉拍
照留念，这时，一曲优雅的手风琴声
飘过来，我不由地循声望去。

不远处，一名女孩正专注地拉
着手风琴。她很年轻，二十多岁的
样子，梳了两条长长的棕色麻花辫，
五官的线条明朗直率，棕色柳眉、黑
白 分 明 的 眼 睛 ，天 然 的 清 爽 和 俏
丽。她着一身粉红的粗毛线衣、黑

色短裙，站在一把缀满红色玫瑰、绿
色花叶的太阳伞下，怀中抱着银白
色的雕花手风琴，头微微偏向一侧，
身体随着乐曲不经意地摇摆着。青
春、靓丽，脸上洋溢着无邪的美，过
往的男女老少无不停下来驻足观
望。

女孩拉着手风琴，很大方地对
所有拍照的人露出她最灿烂的笑。
指间的琴声也同她的笑容一起愈发
灿烂起来，欢快地飞扬在协和广场
上空。她沉醉在琴声中，尽情地展
示着不沾愁绪的青春年华。她拉的
歌我不知道名，但我觉得很动听。
许多游玩的人随着她的琴声，会心
地拍打着拍子，情不自禁地轻轻地

吟唱 起 来 。 一 曲 终 了 ，游 人 纷 纷
鼓 掌 ，还 不 忘 往 她 面 前 的 小 盆 里
扔 零 钱 ，女 孩 笑 着 致 谢 。 有 人 买
女 孩 的 CD，20 欧 元 一 张，我 很 好
奇 ，上 前 也 买 了 一 张 。 我 不 懂 法
语 ，也 听 不 懂 歌 词 的 内 容 ，但 我
喜 欢 女 孩 的 音乐，权当一份美妙记
忆的留念吧。

来巴黎几天，像女孩一样的巴
黎街头艺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蒙玛特高地是画家们集聚的天堂，
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们在这里展示
他们的作品，有时还当场献艺，给游
客们画像；蓬皮杜艺术中心前的广
场是年轻人的舞台，各种街舞、现代
舞常常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不住叫
好；更多的是地铁之类的场所，吹拉
弹奏，各种表演，样样俱有……这些
艺人，有的是真正的艺术家、著名教
授，有的是学府的学生、高材生，也
有的，只是生活落魄的乞讨者。他
们目的不同，但都给浪漫的巴黎，平
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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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进行时
张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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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揆辅

人在途中

那是一个细雨飘飞的夏日午后，我结束
了一个月的探亲假，乘车来到西安火车站，买
好了去吐鲁番的车票。看表离发车还有一个
多小时，我就背着行李包在车站广场闲逛。

不经意间，我发现离我不远的地方站着
两个女孩正瞅着我看。我看了看她们，继续
走我的路。没想到那个大点的女孩竟向我走
来，满脸焦虑又略显胆怯地看着我。我觉得
很奇怪，就问：“你有事吗？”她缓和了一下紧
张的情绪，向我叙述了她们的遭遇：我家在新疆哈密，
我和妹妹都在西安上学，今天已买好了车票准备回家
过暑假，谁知突然发现车票不见了！现在离发车只剩
下一个多小时了，可再买两张车票还差二十多元钱
……没等她说完，我就知道准是遇到了骗子。

我认真地看了看姐妹俩，顿生怜悯之情。然而想帮她
们的念头只一闪而过，我的耳旁立即回响起亲朋好友告诫
我的话。于是我说：“对不起，我身上也没带多少钱，你们还
是另找别人吧。”便头也不敢回地走开了。

火车快要启动了，我匆忙找到自己的座位。想着
刚才发生的一幕，心中暗自庆幸又有一丝不安。这
时，我忽然发现那两个熟悉的身影又在眼前晃动，原
来那姐妹俩又和我坐同列火车、同节车厢！我自叹：
真是冤家路窄啊。姐妹俩从我眼前走过的时候，又深
深地看了我一眼，眼里有了一丝笑意。那一刻，我觉
得很尴尬，便把头低了下去。就这样，在火车的颠簸
中，我逐渐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醒来，睁开眼睛一看，令我大吃一惊：

对面座位上的乘客已经下车了，而那姐妹俩不知什么
时候竟坐在了我的对面！那个姐姐开口问我早上好，
我没好气地“哼”了一声，等我洗漱完毕却看见她从
包里掏出一袋红艳欲滴的樱桃，放在我面前请我吃。
但是我抿了抿干裂的嘴唇，把头扭向了窗外。

又一个夜晚到来了，我提高警惕，生怕一睡着便
会出现什么闪失。但是渐渐地我越来越困，不久就呼
呼地睡着了。清晨醒来，我发现对面座位上空空的，
那一对姐妹已经下车了。我慌忙检查了一下我的所
有行李，不少一件，都完好地躺在那儿。这时，我注意
到桌上放着的那袋红樱桃，旁边杯子下面压着一张
纸，展开一看，是一张简短的留言：

大哥，我们已经下车了。前天下午，我是低价卖
掉自己心爱的手表才买上车票的。你知道吗？我在
西安火车站遇到你，就觉得像是遇到了我的哥哥！真
的，在我的印象里，我哥就是你那个模样。三年前，哥
哥为了供我和妹妹上学，不到二十岁就孤身一人去广
东打工。三年中，他一直没有回过家，只是每隔一两
个月就会给家里寄上点钱，让我们好好读书。我也不

知 道 他 在 外 到 底 干 些 什 么 ，一 个 人 是 怎 样 过 的
…… 这 袋 红 樱 桃 是 前 些 天 我 们 姐 妹 俩 去 陕 西 商
洛 山 中 看 望 一 个 品 学 兼 优 却 又 面 临 失 学 的 孩 童
时 ，那 个 孩 子 爬 上 山 坡 一 颗 颗 给 我们摘的。路上
口渴，吃上几颗吧……

我的心中有一丝酸楚的感觉，原来姐妹俩把我当
成哥哥看待，信任我，依靠我。而我却对她们心存芥
蒂，怀疑她们，敌视她们。我注视着那袋颜色变暗了、
红红的汁水已经渗出、仿佛被泪水浸泡的红樱桃，满
是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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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奔海

心灵驿站

我在小区里绕了几圈，也没发现“桃源居 F 栋”在
哪儿，而同事的话就响在我耳边：“我家很好找，看上
去最气派的那一栋。”同事认为他住的房子最气派，事
实却是，这里的楼房长得都一样。

我四处打探时，背后突然传来尖利的声音“站住，干什
么的”！我吓了一跳，刚一转身，就发现一位保安走了
过来，打量我，审视我，带着一副不能再严厉的表情。
愣神之后，我发现保安居然是我高中同学阿宾，开始，
他还对我套近乎的举动高度警惕，等我说出自己的名
字以及高中校名后，他才表现出一种极为反差的热
情，一把握住了我的双手。

我强作笑脸打趣，问他，刚才他吼我，是不是因为
我贼头贼脑？他尴尬一笑，反问我道，我会不会觉得
他很势利，因为他仅仅通过穿着就认定我是“坏人”。

心照不宣地彼此一笑后，阿宾希望我原谅他的举
动，接下来他的一句话让我大感好奇，阿宾说：“很多
人都说我们保安是势利眼，没办法啊，都是给逼的。”
势利是逼出来的？我安静地听着阿宾解释。

现在的工作不好找，这小区的保安待遇还不错，
因此，当我开始上班时，我就告诫自己，要认真工作，
决不让这里的业主吃亏。

可事实上远不是那么回事，按规定，我们必须对
每一位访客登记核查身份，可有一些人根本不把我们
保安放在眼里，特别是那些有钱或有身份的人。有一
次，我坚持要一位客人登记，说不了几句，他就对我动
起拳头，事情闹大后你猜怎么着？因为人家有背景，
结果我不但给扣了工资，还向他写了检查。这种事一
多我就学乖了，有车的主我不敢盘问，穿得体面的我
也不敢，任他们趾高气扬地自由进出，有什么办法呢？

我静了静，指着自己的夹克说：“我穿得像小偷
吗？”阿宾呵呵地笑，说：“算了吧，你的夹克也就三四
十块的模样，不像小偷，可像是搞上门推销的啊，要是
我们随便放人进入单元，被投诉后也要扣工资的。”

聊了十几分钟，我跟阿宾告别，朝同事家走去，可
我心里蛮不是滋味，以前，我也对保安的“势利”嗤之
以鼻过，可阿宾的话让我陷入沉思——当人们甚至用

“看门狗”来贬低此类职业的时候，有没有认真想过，
其实是某些访客的行为造成了这一切。如果某位看
门人或保安是“被迫势利”的，我们还有多少指责他们
的理由呢？

身为警察，我与老公很少有时间顾及儿子
的学习成绩。快考试了，老公上了专案，原本
打算好好帮孩子辅导辅导功课，可临时又接到
一项紧急任务，泡在材料堆里忙活了几天后，
又上北京出差。

“家长您好，从本周测验中看，您的孩子考
了 85 分，成绩不是太理想，学校下周要进行期
末考试，请您工作之余务必帮助孩子搞好复习
……”一天晚上，我正埋头伏案，手机上突然出
现了一条孩子班主任孟老师发来的短信。这
不同于往日收到的校信通短信，老师的担心已
经很明显。呆呆地望着这条信息，我落寞。我
不止一次地拷问自己，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
的关心究竟有多少？同为警察，我与老公一年
四季都在忙，对孩子的学习成绩过问过多少？

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我并没有像平常那样
严厉地斥责孩子，而是轻声地问他：“上课时学
的东西，是不是没有弄懂？”“不是的，我都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考不好！妈，你啥时候
回来？老师让家长帮助检查作业，订正错题。
你和爸爸都不在家，我怎么办啊？”孩子的着急
让我更揪心。

“孩子，别急，妈妈现在教你，你要学会自
己给自己检查作业，你想想，如果老师和同学
们知道了你是靠自己的努力做对了每一道题，
取得了优异成绩，大家会多么地佩服你？”嘴上
虽给孩子加油，但心里面特别不好受。由于我们两
口子工作忙，儿子打小儿就跟着我父母一起生活，对
于孩子衣食住行，父母全部包揽了，但是对于孩子的
学习，年迈的父母也十分为难。

“妈，你啥时候回来？”孩子依然重复着这
一句。

“孩子，听妈妈的话，咱们就从今天做起。
每天做完作业后，自己先检查，有不明白的题，
就给妈妈或是老师打电话，妈妈相信你！”我鼓
励孩子。

“ 好 吧 ，妈 妈 ，我 试 试 看 。 妈 ，我 还 是 想
你！”孩子终于忍不住了。

“男子汉，妈妈知道你一定行！”一股深深
的愧疚顿时袭上心头，我禁不住潸然落泪。

第二天晚上，孩子很兴奋，“妈，我的作业虽然
错了一道题，但老师还是给我得了个‘优’，你高兴
吗？”

“孩子，你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妈妈为你
骄傲。”我欣喜。

“妈，我们下星期二考试，你觉得我能考多
少分？”孩子问。

“分数并不重要，孩子，妈妈相信你，你一
定能够考得非常出色！”我再次鼓励。

“妈妈，我们今天考了语文，我早早地就答
完了卷子。明天考数学，我觉得我能行！”孩子
的自信让我很欣慰。

返郑后，我直奔学校去接儿子，孩子高兴
极了，“妈，我的英语 96、语文 95、数学 98，全在
95 分以上！呶，这是我们老师发给我的奖状！”

一时间，愧疚、劳累、牵挂、辛酸统统被喜
悦所代替，我将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任凭泪
水滂沱。

有一年，我应聘到家乡的一所
学校当美术老师，刚开始时我干劲
十足，所指导的几个学生接连在市
里的绘画比赛中获奖，我不由得自
满起来，讲课也没有以前认真了，给
学生辅导完后扭头就走，从不与他
们进行沟通交流。

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对老师进
行测评，以此来评估老师们的教学
质量。在总结大会上，校长很严厉

地说：“在这次测评中，有学生给我
们的一位老师打了零分！”他还点名
让我散会后去他的办公室一趟……

在校长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一
张写着我名字的测评单，那上面画
了一个大大的“零”，我惊呆了，这对
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从
小到大还没有得过零分，这让我体
味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感。校长谈
话结束后，我满腹沮丧和委屈回到

了办公室，在办公桌上不知是谁留
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宋老师，对
不起，我给你打了零分，你肯定会很
生气，但我认为你讲课确实有不足
的地方，比如讲课的内容太呆板不
够生动、指导我们绘画时语气太生
硬了……”

看着那张纸条，我终于明白自
己得了零分是因为工作态度的不端
正。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轻率地
上过一堂课，我常常在课余时间去
图书馆里充电，把一些生动的课外
知识融入到课堂上，使原本枯燥的
专业绘画训练变得轻松起来……慢
慢地，我的课开始受到学生们的欢
迎，更多学生的绘画作品在比赛中
获奖。

两年后，我准备去郑州发展，于
是我向学校递交了辞呈并得到批
准。临走的前一天，我正在办公室
里收拾东西，一位班上的男学生走
了进来，他向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一
躬说：“老师，你还记得吗？前年测
评的时候，是我给你打了零分，其实
你的课并没有那么差，我一直都觉
得我的行为伤害了你，听说你要离
开学校了，我特意来向你道歉！”听
完他的话，我拍拍他的脑袋安慰这
个懂事的孩子：“其实老师一点都不
怪你，你当初打的那个零分，已经成
了老师心中最大的一笔财富！”

如今我在郑州有了一份稳定的
工作，买了房子把家安在了这里，与
相恋多年的女友建立了一个幸福的
家庭，我每次想起自己所得的那个
零分都会感慨万千，其实我们的人
生历程就像一次次大考，得了零分
并不可怕，如果从此变得怯弱，在生
活中丧失了把零分变为满分的勇
气，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